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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进步的特征之一在于，价值观念的多

元化、价值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但是现代社会面临

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要在“多”的多样性、特殊性中寻

求“一”的普遍性、公共性。关于公共利益、公共福祉

等问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为人们需要一种

公共价值精神的指引和对公共价值的认同。换言

之，公民社会的建构、发展有赖于公民的公共理性

精神和价值认同，公民道德教育应该注重公民公共

价值观的养成和培养。因此，本文以罗尔斯的政治

哲学为思想资源，试图通过回答公共价值观与公民

道德教育的关系，澄清公共价值观在公民道德教育

中的意义，进而反思当下的公民道德教育理念。

一、公民道德教育要重视公民的公共价值观

公民作为共同体中的公民个人，其日常生活实

践具有公共性的维度。共同体有着自身的公共利益

和公共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公民个人有承担促进共

同体公共利益的任务，公共生活实践中的公民个人

的价值判断、选择要考虑公共利益（公共善）。同时，

对于公民个人而言，这种对共同体的公共善所承担

的责任义务具有“共同性”。对于公民社会的构建、

发展而言，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承担具有重要的

意义。公民道德教育要培养具有公共理性精神、健全

人格的好公民，就需要对公民价值观的养成进行积

极的培育、引导。公民道德教育与公民公共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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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致的共生性，公民道德教育要重视公民公共

价值观教育。

所谓公共价值观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

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

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生活的可能

与实现离不开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接受，更离不

开公民在公共实践生活中践履、承担公共价值。相

对于公共价值观，公共价值是“由文明社会的公共福

祉所定义，既促进公民的个人的公共生活的道德实

践，又促进公共福祉实现的普遍标准和原则，是支撑

公民公共生活的基础。”[1]同时，也有学者从三个方

面概括关于公共价值的含义，即“一是指客体的公共

效用，二是指主体的公共表达，三是指规范的公益导

向。”[2]事实上，公共效用、公共表达、公益导向恰是

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公共价值在公共生活中的基础性

作用。诚然，通过对公共价值及其特性的理解可以

让我们从不同视角理解公共价值观。但是，我们需

要看到，公共价值观是公民主体在公共生活中的价

值立场、态度的根本观点，它对公民的公共道德生活

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教育是对人的塑造和引导，在广义上，人本身

就是教化的产物。按照康德的理解，教育要么是自

然的，要么是实践的。“通过塑造或教导，人被塑造

成公民，获得公共价值。他既学会为了他自己的意

图而驾驭公民社会，亦学会适应公民社会。最后通

过道德的教育，他获得在整个人类方面的一种价

值。”[3]可见，公民道德教育的理念本身要具有价值

公共性、合理性和可公度性。对于公民而言，好的公

共价值观能够引导公民在社会公共道德生活中，在

现实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以一种理

性而公正的精神去承担公共价值、实现自身价值。

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和培养内在地要求良好的公

民道德教育环境，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卓越公

民美德、健全公民人格的任务。

同时，公民个体有着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利

益需求，有追求属己的幸福生活的权利。但是公民

道德生活实践不仅包括私人生活，还包括公共生活。

公民的私人生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公民的公

共生活，公民个人利益、人生意义的实现成就的不仅

仅是公民个人价值，而且也是共同体的价值精神。善

(好) 的公民个人价值与共同体的价值具有共生性，

而非截然分离和对立[4]。公民个体是社会中个体，而

社会是由公民个体组成的有机体；清除社会的个体

是原子化的个体，清除个体的社会是抽象的杂多。

公民的公共道德生活存在着国家政治领域、市场经

济领域等不同的实践领域，可以说，不同的实践领域

形成的公共价值观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但总体而言，

公共价值观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

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民道德教育

不是对权威的外在绝对服从，不是规范、法则的外在

灌输填鸭式的说教；公民道德教育指向具体的公民

生活实践，培养公民的公共价值观与现实的道德实

践能力。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共生性、内在

一致性。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既离不开公民对其共

同体公共价值的认同，又离不开公共价值自身带给

其的归属感。道德教育理应注重培养公民的公共价

值观，使得个体通过价值教育能够合理而有序地安

排自己的生活、参与公共生活，获得造福于个人生活

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能力与实践智慧。

二、公共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公民道德教育要指向公民道德实践，培养具有

健全人格的好公民。公共价值观就是公民在公共道

德实践生活中表现出的一种公共理性精神和正义

感，就是公民能够在道德生活实践中正确地选择、行

动，承担公共责任。现实的公民道德教育应该以培育

公民的公共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培养公民的公共理

性精神、正义的道德品格，培养实现公共价值精神的

公民美德。

公共道德生活客观存在，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

是要形成担当公共价值责任、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

价值观。在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与践履方面，公

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现代文明

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定的共享性的价值精神（公共

价值）和公民一定程度的公共归属感，如果没有公共

价值精神、公民的公共道德生活实践，社会秩序难以

维系、社会文明难以发展。在此意义上，通过公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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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尤其是公共价值观教育，使得公民形成正确

的公共价值观、理性地认同社会公共价值，在道德生

活实践中恰当地采取行动。在共同的、良序公共生

活中，公民不但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且要承担相

应的公民义务。换言之，公民需要具有对共同体的

责任意识，需要具有基本的公共理性精神。

应该说，启蒙运动开启近现代文化的同时，再

一次开启了人类自身理性、理智的力量。理性担当

着人类认识自身、设定生存意义、为道德生活实践奠

基的任务。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工业以及价值秩

序的颠覆，理性沦为工具理性，成为人追求功利、达

到目的的手段。理性成为效果最大化的工具，成为

支配与控制人的力量。在公民道德生活实践中，道

德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这样一种公共

理性不是在任何时代、国家都能够出现，如罗尔斯所

言，“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

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

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

基本制度结构要求之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

目标和目的之所在。”[5]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现代型民

主社会国家公民的一种价值精神其以价值的公共性

为前提，公共理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资格的

一种标志。在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公民应该能够

知道如何以一个民主公民的身份行动、认肯合理性

的价值、理解公共理性的理想。公民义务与公共价值

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合理地期

待他人能够以自由而平等的主体身份与自己对话、

协商，取得一致的看法、对公共行为中的价值关系作

出合理的解释。

按照罗尔斯的理解，公共理性有着基本的内容

规定，“第一，它具体地规定着某些基本的权利、自

由和机会；第二，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以一

种特殊优先性，尤其是相对于普遍善和完善论的价

值优先性；第三，它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能有效

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

手段。”[6]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规定有着罗尔斯出于正

义理论构建的考虑和他对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理

解。当我们从公共价值观视角理解公共理性时，罗

尔斯的解读至少向我们呈现，公共理性内蕴着公民

间的平等自由权利与义务，以及公共善的实现是公

民的责任。有序的共同体一定有着可共享的公共价

值，而这种公共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公民具有一定的

公共理性精神。公民公共理性精神或者说公共理性

精神能力的养成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至关重要，

公民道德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

公民的公共价值观教育在使得公民养成良好

的公共理性精神能力的同时，需要注重培养公民在

公共生活中最基本、也是首要的道德品质———正义。

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在古希腊得到了应有的重

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十分强调正义

德性对于公民和城邦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亚里士多

德而言，正义也就是公正是总的德性，是一切德行的

总括。公正是“完整德性的直接应用。它之所以是总

德，因为拥有公正之德的人也能够以此德待人，而不

仅仅以此德为己。”[7]在涉及己与人的关系，我们如

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上，正义成为一个总的、首要的德

性。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需要公民具有正义的道

德品质，而正义的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需要一个过

程。在现代型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正义的道德

品质意味着公民必须首先具有罗尔斯意义上的基本

的“正义感”能力。

在公民社会的公共道德生活中，公民要按照公

平正义的原则行动、调适行为。公民的正义感正是

这样一种按照公共价值法则，作出判断和选择的能

力。这种正义感表现于行动之中就是罗尔斯所言

的，“按某种正当原则行为的起调节作用的欲望”[8]。

它在根本上是“理解、运用和践行代表社会公平合作

项目之特征的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9]正义感能力

思想既蕴含着对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的存在和人们

对其认可的可能，又蕴含着对公民独立人格和尊严

的尊重。公民个体通过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行

为，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考虑国家、民族的福祉与长

远利益，承担共同体的公共价值。我们不是在罗尔斯

的正义论理论框架和原初状态下思考正义、正义感

问题，而是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思考我们对公民的公

共价值观教育中应该培养公民的正义美德，且这种

正义美德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让公民具有正义感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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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作为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其在公

民道德生活中是一种正义美德，这种美德首先又表

现为公民具备基本的正义感。在公民公共价值观的

养成中，如果道德教育要培养公民在公共理性精神

能力，这种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在实践中表现为非

工具性式的实践推理能力，使得公民个体能够从道

德上对行为的动机、社会制度本身作出批判；那么正

义则是既是一个总的德性，又是一种道德实践能力。

而公共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最终是要公民在公共生

活中养成一定的公民美德，实现社会的公共价值。

公民道德教育要包含对公共生活的价值观的

实质性学习，了解价值的道德性、合理性而非程序

性、工具性。受教育的公民在其中能够理解的真实内

容和判断准则，在实践生活中才有可能合乎理性地

作出判断和选择。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公民理性精神

能力、正义德性的培养，还要能够使得公民能够运用

公共理性，反思公共道德生活中的问题，培育好的公

民美德。在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下，公民美德是通过

服务于城邦共同体而得以实现，其要义在于服从政

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因为“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

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格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

系。”[10]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公民美德

的内涵也有了相应的转化。现代公民社会包含了更

多民主、平等、权利义务均衡等思想。在罗尔斯的政

治哲学中，公民美德就以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展开。

公民美德的存在意味着，人对公共价值的信奉与承

诺。在现代型社会，它表现为公民秉持正义理念，理

性而有序地通过审议、协商等形式增进共同体的福

祉，实现公共善。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公民美德不是人的自然

德性，它是一定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需要通

过公共生活实践、法律、舆论、公民教育等方式培养

公民对共同体的情感、信念与认同。如果我们说中

华民族在传统的意义上注重礼仪与个人美德的养

成，那么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将公民

理念与个体美德视为一体，进入公共领域。公民美

德关系的不是静态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一个动态

的发展与实践问题。关于公民美德的具体内容和特

征，已有学者指出“公民美德主要包涵爱国主义、公

共参与、正义感、宽容和文明礼貌。而政治性和公共

性是公民美德的两大特征。”[11] 至于对公民美德内

容、特征概括的是否准确与全面，此处不做评价。当

我们从公民道德教育反观公民美德，尤其是在公共

价值观的立场上看，我们就需要提出公民道德教育

必须关注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否则不但公民

道德教育流于形式，而且公共道德生活也将是空洞

的、形同虚设。

三、公共价值观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意义

面对传统的失落、道德的滑坡、社会的转型，公

民道德教育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担当起培养好公民

的义务。公共道德生活领域里，公共价值的认同、公

共责任的共担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此意

义上，公共价值观教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

意义。

首先，如果我们接受杜威的观点，“全部教育都

是通过个人参与到本民族的社会意识中进行的。教

育的个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社会是一个由个人

组成的有机体。”[12]那么，公民道德教育就要有“公共

性”、“公度性”、“普遍性”的维度。通过公民公共价

值观的教育，给予公民以实质性的价值引导，形成公

民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础。生活的美好与道德性在于

个人能够与他人、社会和谐共处，一个有德性的人，

应该是一个有着公共德性的人。教育应该教导人这

种美好之所在，并引导人走向这种美好。

其次，公共生活需要公共价值的支撑。公民道

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在于其承担培养具有独立健全人

格的好公民，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美德，形成良好

社会风尚。这种公民美德在现实的公共道德生活实

践中表现为公民彼此间的平等、关爱与合作，而不是

强权、暴力和不平等。文明的道德风尚是通过公民实

质性的道德品行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公共价值、公共

价值观的教育与公民道德建设、文明道德风尚、社会

伦理精神的健康发展相辅相成。公民道德教育不应

该因追求形式的完善，而忽视了教育本身所承担的

伦理任务。公民道德教育要让公民养成明辨是非善

恶的能力，在所指向的公共领域中理解价值的实质

内容，并适时而理性地作出判断和选择。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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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倡导价值的公共性并不否定和排除个人

价值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但就社会整体和公共生活

领域而言，价值要具有规范力量就不仅仅是个人的

问题，而要在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公共价

值观的确立、公民美德的养成有赖于好的公共生活

环境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引导。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

法，“最好的政体的核心问题不是调解相互冲突的、

对政治公正的要求，而是美德教育，因为美德教育是

最好的政治公正要求的支柱。”[13]无论在古典还是现

代，教育都起着培养、塑造人的任务。对于当下中国

的公民教育而言，其更是要承担培育公民的公共价

值精神。

最后，在具体公民公共价值培养、形成正确的

公共价值观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分析其培养的必要

性、可能性以及可操作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我们

需要审视传统伦理文化和中国当下的现实处境，将

关于公民公共价值观的理论引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内

容体系，尤其要引入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另一方

面，将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培养列入公民美德评价体

系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改进公民美德评价标准、完善

公民美德评价机制。同时，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

可以采取生活实践教育、模拟实验教育与典型案例

分析教育等丰富的形式和方法。

在一个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相对主义和虚无

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呼唤一种真正的公

共价值精神的确立。教育使人获得了解放，但解放

了的个人不是碎片和单子，他们需要凝聚在一个统

一的共同体中。公民道德教育如何能突破当下的困

境，为公共价值的确立、公共价值观的养成提供有益

的理论资源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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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alues and Civic Moral Education
Chen Yujun

Abstract: Public values are steady and rational conceptions on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 that citi－
zens form in public life on the premise of acknowledgement of social public values. The essentials of public
values consist in the rational and impartial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moral life on the foothold of civic value.
Its public dimens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ivic moral education, which should guide citizens toward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public values and their right actions in public life. In modern society, civic moral
education bears a responsibility to shape citizens' public values, cultivate civic virtues and promote social
mo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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